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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列

夫·托尔斯泰的玄孙。 1962 年 9 月出生

于莫斯科。 1982 年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

毕业后，进入《大学生子午线》杂志工作。

1993 年担任俄罗斯文化部首席专家，专

门从事博物馆问题研究。 1994 年 8 月起

担任雅斯亚纳·波良纳托尔斯泰庄园博

物馆馆长，此后 18 年，兢兢业业为家族

事业服务。 2012 年 5 月，弗拉基米尔·托

尔斯泰被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为总统文

化顾问。 2019 年，托尔斯泰相继担任世

界俄语学会主席、 俄罗斯俄语学会主席

和俄罗斯总统俄语委员会主席。

投身语言文化事业，

为当代俄罗斯做一只 “金丝雀”

2012 年 5 月，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

泰被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为总统文化顾

问， 同一年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博物

馆也结束了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时

代”， 改由他的夫人叶卡捷琳娜·托尔斯

塔娅接任馆长。

说起被任命为总统文化顾问还有一

段趣事 。 2012 年 4 月 ， 在萨拉托夫举

行的俄罗斯总统与全俄博物馆馆长会议

上，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当着普京的

面发表了对政府官方文化政策的批评意

见。 会后， 普京叫住他， 说要认真考虑

这些意见， 并询问他接下来是否愿意更

有效地参与文化领域的工作。 “我用了

一晚上时间来考虑总统的提议， 最后给

出了肯定的答复。” 不久后， 弗拉基米

尔·托尔斯泰被正式任命为总统文化顾

问， 成为克里姆林宫与世界之间的文化

桥梁。

即使成了总统顾问， 托尔斯泰依旧

是低调的 。 他那时曾对自己的孩子们

说： “如果有一天， 你们发现我走路的

姿势、 说话的声音发生了变化， 不要犹

豫， 一定要告诉我。” 用托尔斯泰自己

的话说， 当了总统顾问的他， 与大学毕

业进入 《大学生子午线》 杂志工作时的

自己没有什么两样。

总统文化顾问， 从官方文件的职位

描述上来看， “应按其管辖范围内的问

题为总统准备材料以供进行分类、 参考

和信息获取， 并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向

总统提出建议或意见”。 弗拉基米尔·托

尔斯泰的具体工作， 是维持国家首脑与

文艺团体、 文化界人士之间常态化的机

制和对话， 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找寻解

决方法 。 2015 年 ， 他代表文学界向克

里姆林宫提出的建议， 顺利促成了伊尔

库茨克重新安葬苏联著名乡村作家瓦连

京·拉斯普京， 这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史

上意义非凡。

更值得一书的是， 弗拉基米尔·托尔

斯泰还凭借他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促成了

苏联解体后首个俄罗斯文学大会的召开。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介

绍说，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文坛也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分裂， 不同派别的作家由于

政治立场、 文学观点的差异无法坐下来心

平气和地交流， 以致 20 多年不能直接对

话。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担任总统文化

顾问后， 立志改变这一状况， 在普希金、

莱蒙托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帕斯捷尔纳

克等后人的联名倡议下， 他于 2013 年 11

月促成了首届俄罗斯文学大会的成功举

办。 当时， 900 多位来自文学创作、 文学

翻译、 文学批评、 文学出版和文学教育等

各领域的代表齐聚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普京总统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除了任职总统文化顾问 ， 弗拉基米

尔·托尔斯泰从去年起还先后担任世界俄

语学会主席、 俄罗斯俄语学会主席和俄罗

斯总统俄语委员会主席。 同一年， 郑体武

也当选世界俄语学会副主席。 在郑体武看

来， 语言与文学、 文化密不可分， 弗拉基

米尔·托尔斯泰兼任语言学会主席和总统

文化顾问， 正是俄罗斯日益重视俄语、 俄

语文学和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这

对塑造俄罗斯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地位作

用匪浅。

对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而言， 肩上

的责任重大。 他常常以金丝雀自比： “以

前矿工下矿井习惯把金丝雀带在身上， 这

种鸟只要闻到一丁点儿甲醛味就会啼叫不

止， 而语言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就在于能提

前察觉到社会生活、 精神状态方面即将到

来的危机。”

100 多年前， 列夫·托尔斯泰以他博

大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洞察俄罗斯社会的

变化； 今天，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也正

以他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的敏锐触角去触碰

俄罗斯社会的现实。

密切中俄交流，

打通两国青年心灵通道
列夫·托尔斯泰说： “为了找到一

个好朋友 ， 走多远也没关系 。” 中国 ，

一直是托翁向往之所在。 在雅斯亚纳·

波良纳庄园博物馆的 22000 本藏书中，

就有 《论语》 《道德经》 等中国名篇，

让人感动的是， 托翁在这些书页边缘写

满了注解。 郑体武介绍说， 起先， 托翁

是通过法译本、 德译本读老子的 《道德

经》 的； 因不满翻译， 托翁晚年开始学

习汉语， 希望能够原汁原味地领悟书中

精髓。

托翁当年的心神向往之地———中

国，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实实在在地

来到了。 去年年底， 他到上海参加第三

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 并在开幕式上表

示， 希望通过文学打通中俄两国青年心

灵沟通的通道。

促进中俄文化交流，是弗拉基米尔·

托尔斯泰等两国有识之士正在努力践行

的。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阶段，在

两国深化合作的过程中，青年友好年、媒

体年、旅游年、俄语年……不同的主题年

让两国人民越走越近。 中俄青年作家论

坛的发起人郑体武就感慨说：“老一辈的

中俄（苏）作家交往密切，两国青年作家

却往来有限”。 在他看来，促进青年作家

互通有无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迫切需求，

2014-2015 年， 在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

之际， 郑体武就和俄方一道促成了中俄

青年作家论坛的成功举办，2018 年该论

坛在莫斯科举办第二届时， 也得到了俄方

各界的鼎力支持。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密

切关注这一中俄文坛的新动向， 并从第三

届起亲自参与进来。

在第三届论坛上， 托尔斯泰极力强调

翻译在中俄文学作品交流中至关重要 ，

“促进文学作品互译， 是两国当代文学交

流的下一步走向”。 目前， “中俄经典与

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 在两国政府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正在顺利推进。 郑体

武介绍 ， 除了中国古典文学 ， 鲁迅 、 王

蒙、 张天翼、 冯骥才、 莫言等都是俄罗斯

读者较为熟悉的中国作家。

特别是鲁迅 ， 中俄文坛近年来致力

于推进鲁迅与列夫·托尔斯泰的跨时空对

话，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与鲁迅的长孙

周令飞一道通过先辈的心灵遇合 、 作品

的广泛影响 ， 为中俄民众相近 、 民心相

交牵线搭桥。

贝文力认为， 中国作家深受俄 （苏）

作家影响，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东方文化

也一向怀抱敬仰之情。 无论是经典还是当

代文学， 只要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好作品，

就一定能在两国读者中找到共鸣， 亦成为

超越语言、 文化的人类共同财富。

这就是怀念列夫·托尔斯泰、 了解托

尔斯泰家族、 走近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

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国关院博士研究生张
严峻对本文亦有贡献）

回归家族传统，为俄罗斯社会树立典范形象
帝俄时期， 托尔斯泰家族就是俄罗斯首屈

一指的大家族， 14 世纪开始， 已延绵兴盛了

600 年， 曾经一度成为仅次于皇室罗曼诺夫的

第二大家族。 仅就今天， 列夫·托尔斯泰一支

直系后裔已有 320 余人， 分布在各大洲， 活跃

于各个领域， 他们中有国家杜马议员、 知名电

视节目主持人， 也有作家、 艺术家、 记者……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是这个家族的 “凝

聚剂”。 从 2000 年开始， 每两年他就会在高祖

的庄园———雅斯亚纳·波良纳举办家族聚会 ，

把遍居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聚集起来， 一般每

次能来 120-140 人， 逢大年时， 人数会更多。

谈到家族聚会，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笑

颜展露。 “我们整整一周都住在庄园附近， 尝

试着恢复一些家族传统， 比如按照索菲娅·安

德烈耶夫娜 （列夫·托尔斯泰孙女、 诗人叶赛

宁的妻子） 的食谱制作果酱， 一起去采苹果、

骑马， 给孩子们办展览、 庆祝节日。 彼得·托

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玄孙， 政治家、 记者）

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生于 2000 年， 她出生后就

参加了第一次家族聚会。 孩子们虽然定居在不

同国家， 但都有共同的姓氏， 他们会感觉到彼

此是一家人。” 托尔斯泰很动情地说。

“定居在俄罗斯的家族成员每个新年和东

正教圣诞都会聚集到雅斯亚纳·波良纳， 庄园

二楼挂着一只邮箱， 家族成员可以写匿名信投

进去。 他们在信上谈论彼此， 谈论家里发生的

好玩的事情。 然后再统一公开所有信件， 当然

哪封信是谁写的， 一目了然， 有时从第一行字

就看出来了。”托尔斯泰说，“每年夏天我们会一

起去顿河边度假，搭帐篷、钓鱼，彼得·托尔斯泰

在那儿有一栋房产。 尽管有时彼得和费奥科拉

（列夫·托尔斯泰玄孙女， 主持人） 政见不同，

但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激烈争吵， 这不影

响我们是亲密的一家人。”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乐此不疲地讲述着

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里发生的有趣故事， 在

他看来， 是传统让家族生活变得有趣。

什么是托尔斯泰家族的传统呢？ “既继承

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品质， 又有索菲亚·安德烈

耶夫娜的遗留， 还有家族其他成员的馈赠……这

些构成了托尔斯泰家族的完整价值观。” 说得更

具体点， 比如 “我的祖母要求一到饭点一家人必

须聚齐在餐桌边用餐 ， 如果回来晚了就没有饭

吃。” 托尔斯泰说， “这些一代一代的细节传承，

就是传统。”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深知， 托尔斯泰家族

本身就是传统的象征 ， 现在俄罗斯年轻一代在

谈论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时， 正

是保持着对过去历史 、 对自己祖辈的尊重和敬

仰 。 当托尔斯泰家族聚集到一起 ， 人们看到的

是民族文化 、 传统价值观和家庭观念所呈现出

的凝聚力 ， 这种典范作用正是今天俄罗斯所需

要的。

近年来， 俄罗斯经典文学家族的后人之间保

持着紧密联系， 普希金、 莱蒙托夫、 屠格涅夫的

后人也在为重建俄罗斯民族自豪感、 完善文化政

策等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 这些 “大家” 之后，

正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撑起那个鼎盛的 “黄金时

代” 和 “白银时代”。

可 “触碰” 的托尔斯泰
本报记者 刘畅

托翁玄孙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初见弗拉基米尔·托尔斯
泰时 ， 记者在人群中一眼就
认出了他 。 挺拔的鼻梁 、 深
邃的眼神 ， 与他的高祖父列
夫·托尔斯泰如出一辙。 与屹
立在世界文学神坛的伟大作
家让人心怀敬畏不同 ， 眼前
的托尔斯泰谦和 、 低调 ， 却
又不失大家风范。

大家， 尤其是文学大家，

是 19 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精
神的支柱 ， 更是 “何以为俄
罗斯人 ” 精神认同的象征 。

普希金 、 莱蒙托夫 、 陀思妥
耶夫斯基、 果戈里、 契诃夫、

叶赛宁 、 高尔基 、 阿赫马托
娃 、 茨维塔耶娃……这一连
串的名字将俄罗斯文学送进
了世界文学至高的殿堂。

列夫·托尔斯泰自不必
说 ， 他 是 这 座 文 学 殿 堂 的
“守护神 ”， 更是俄罗斯民族
高尚的良心 。 不同的是 ， 这
个名字还具有跨越时空的意
义 ， 滋润着今天世界各地文
学爱好者的心灵 。 这种与生
俱来的使命感是托尔斯泰家
族后人天生具备的 ， 弗拉基
米尔·托尔斯泰就是这个大家
族的代表。

俄罗斯文化的“可感”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 亚历山

大·普希金的一位后人曾讲述过这样

一个故事： 每次当被邀请到学校讲讲

伟大先辈普希金的时候， 总会有学生

走上前来， 说想和她握握手， 摸摸她

的手臂。 因为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

可以通过触碰她， 和普希金、 和伟大

的民族历史有物理上的接触。

俄罗斯民族是非常感性的 ， 作

为列夫·托尔斯泰的玄孙 ， 弗拉基米

尔·托尔斯泰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俄罗斯

文化的 “可感 ” 的脉络和继承方式 。

他挺拔的鼻梁 、 深邃的眼神 ， 他的谦

卑 、 温和与低调 ， 甚至他说话的每一

个语气和气口的转换 ， 都让人想象列

夫·托尔斯泰的样子， 也让人相信， 这

就是托尔斯泰。

记者有幸， “触碰” 了托尔斯泰。

记者手记

坚持“守旧如旧”，为参观者还原托翁生活场景
如果回顾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的履历，雅

斯亚纳·波良纳是绝对回避不了的关键词。这座

位于图拉的小镇是列夫·托尔斯泰出生、 成长、

去世的地方。 在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托翁创

作完成了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

活》三部不朽巨著。他曾深情地说：“倘若没有雅

斯亚纳·波良纳，我决不会对祖国爱到如此痴迷

的地步。 ”

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占地 380 公顷，树木

成荫，风景优美，庄园里有森林、河流、湖泊、果

园等， 是众多中国作家、 文人学者向往的文学

“朝圣”之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

力回忆起多年前拜访雅斯亚纳·波良纳的场景：

“走进庄园时， 看到一条林荫沙石土道伸向远

方，道路两侧是高大茂密的白桦树林，树林深处

一座乳白色二层小楼便是托翁的故居。 这些小

道、白桦、绿顶、白墙是幸运的，它们曾见过这位

文学巨匠。 ”

1910 年托翁去世后，这座庄园被建成关于

他的文学博物馆。 7 年之后，托尔斯泰的长女塔

季扬娜成为庄园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 后来博

物馆由家族成员传承。 上世纪 80 年代，弗拉基

米尔·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

入《大学生子午线》杂志工作，担任记者并长期

从事博物馆问题研究。 1992 年，他曾在《共青团

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

违章建筑和滥伐林木的文章， 自此以后的 20

年， 他的生活就与这座美丽的庄园和庄园的一

切事物密不可分。

1994 年起，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担任雅

斯亚纳·波良纳庄园博物馆馆长，3 年后又任文

学艺术杂志《雅斯亚纳·波良纳》的主编，2002-

2009 年担任“雅斯亚纳·波良纳”文学奖评审委

员会主席。

“为家族事业尽心尽力”是弗拉基米尔·托

尔斯泰 20 年雅斯亚纳·波良纳生涯始终坚守的

信条。“还原列夫·托尔斯泰生活的痕迹，让今天

的读者能够最原汁原味地‘接触’他，是我坚持

了 20 年的事情，这也是托尔斯泰家族的传统。”

为了延续这一传统，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在博

物馆的建筑风格、布展方式上坚持“守旧如旧”

的原则， 呈现给游客百年前俄罗斯庄园的真实

模样，所有的陈列与博物馆初建时并无二致，连

家具摆放位置都完全保持着托尔斯泰生前的样

子。

在贝文力看来， 这种朴素的布展方式对传

统的参观者而言是非常友好的， 仿佛历史就在

眼前。 庄园所在城市图拉本身就是一座俄罗斯古

城，更是茶炊文化的发源地。 “想象一下，夏日午

后，在庄园里尝一块裹着蜂蜜果酱的图拉糖饼，啖

一口浓酽甜茶， 感受百年前托尔斯泰生活的气息

是多么惬意的人生幸事。 ”

与其他文学庄园不同，雅斯亚纳·波良纳的别

致和动人之处还表现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也

在里面。出人意料的是，它是一座没有墓碑和墓志

铭的浅浅土坟。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评价这里为

“世界上最令人心碎的坟墓”。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的夫人、 雅斯亚纳·波

良纳庄园博物馆现任馆长叶卡捷琳娜·托尔斯塔

娅说，这也是列夫·托尔斯泰给家人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出身贵族之家的托翁晚年力求过朴素的平

民生活，对家族后人而言，托翁最动人的书并非三

大名著，而是他为昔日庄园平民子弟编写的《识字

课本》。

贝文力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朴素作风———

穿着白袍赤脚与大地接触， 正是最正宗的俄罗斯

传统。俄罗斯人天生喜欢与自然亲近，对土地有热

烈的感情。一个平时打扮摩登的女郎，夏日到乡间

别墅度假时，也会整日光着脚丫子走来走去，脚走

脏了，皮肤走糙了也没有关系，沉浸在大自然中就

是最享受的事情，这就是俄罗斯。

▲从左到右依次为雅斯亚纳·波良

纳庄园内的餐厅、 会客室和书房。

襌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外景。

荩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和夫人叶

卡捷琳娜·托尔斯塔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2019年 12月

25日，列夫·托尔

斯泰的玄孙弗拉

基米尔·托尔斯

泰一家， 和鲁迅

长孙周令飞在沪

会面。

（米客摄）

列夫·托尔斯泰唯一一张彩照。

（摄于 1908 年 5 月）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近影。

本报记者 袁婧摄


